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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文墨

文心荐语

■王婉若

鲁迅曾言，《红楼梦》 是少数能
“ 由 说 话 看 出 人 来 ” 的 中 国 古 典 小
说。这份“说话”里，藏着红楼众生
的性情与命运，藏着封建时代的人情
与烟火。詹丹在 《红楼梦百句》 中，
没有纠缠于情节的跌宕或人物的褒
贬，而是精选百余选段，聚焦三十余
位人物的对话与心灵独白，以细腻的
解读，揭示红楼言语的深层肌理，让
每一句寻常话语，都成为照见人物性
格、人际关系与时代风貌的镜子。

这部著作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以
“言语”为锚点，将百余句选段串联
成一幅鲜活的红楼众生相。詹丹深耕
红学多年，以深厚的学养为支撑，精
选的 101 个选段，既有黛玉、宝玉、
宝钗等核心人物的经典对白，也有焦
大、门子等小人物的寥寥数语，每一
句都经过精心甄选，以一当十，让读
者在碎片化的言语中，窥得 《红楼
梦》 的博大精深。品读这些文字，我
们不必沉陷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情节
脉络中，只需循着一句句对话，便能
走近曹公笔下的人情世界。詹丹的解
读平实中肯、不事雕琢，由小见大、
由浅入深，引领读者从容走进红楼深
处，真切体会经典文学常读常新的独
特魅力。

言语是人物性格的直接投射，詹
丹的解读，从未脱离语境空谈文字。
黛玉初入贾府，贾母问其念何书，她
答“刚念了 《四书》 ”，可片刻后宝
玉再问，却改口“不曾读，只上了一
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这前后矛

盾的两句话，詹丹没有简单归为黛玉
的狡黠，而是解读出她刚入陌生环境
的小心谨慎——听懂贾母暗含的“女
孩读书无用论”后，便立刻调整话
语，藏起自己的才学，这份敏感与通
透，恰是黛玉最真实的底色。

书中的百余句选段，不仅照见人
物性格，更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情
感纠葛。宝玉挨打后，宝钗手托药丸
前来，言语间满是理性的关切，细细
叮嘱用药方法；黛玉则哭得两眼“桃
儿 一 般 ”， 半 日 说 不 出 一 句 完 整 的
话 ， 唯 有 一 句 “ 你 从 此 可 都 改 了
罢”，藏着无尽的心疼与牵挂。詹丹
通过这两段对话的对比，拆解出钗黛
二人的情感差异：宝钗的关切是克制
的、得体的，黛玉的牵挂是直白的、
炽热的，两种言语，两种性情，却同
样藏着对宝玉的真心。

詹丹的解读，更将言语与时代语
境相连，让每一句红楼话语，都成为
解读封建时代的钥匙。他从选段中，
拆解出其中蕴含的典章制度、风俗习
惯与岁时节令：从众人宴饮时的言语
礼仪，可窥见封建大家族的等级秩
序；从丫头们闲谈时的俗语俚语，能
看见当时的市井风情；从焦大醉骂中
可读出贾府内部的腐朽与混乱。这些
细节，让红楼言语不再是单纯的文学
描写，更成为承载传统文化与社会现
实的载体。

不 同 于 以 往 红 学 著 作 的 晦 涩 ，
《红楼梦百句》 兼具学术的严谨与随
笔的温润。詹丹以通俗的语言，将每
一句选段的语境、内涵与价值，细细
拆解。他不刻意拔高 《红楼梦》 的文

学地位，也不刻意解读所谓的“隐秘
伏笔”，只是客观呈现言语背后的人
心与时代，让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红楼
言语的精妙，领悟其中的人情世故。

书中的小人物，同样在言语中留
下了鲜活的印记。门子寥寥数语，便
让固执的贾雨村改了判案的主意，藏
着底层小人物的圆滑与通透；秋纹凭
借巧妙的言语，说得春燕妈妈哑口无
言，平息一场纷争，尽显其处事的聪
慧；焦大醉骂时的癫狂言语，看似粗
俗，却藏着对贾府的忠诚与失望，道
尽底层人的无奈与悲凉。詹丹没有忽
略这些小人物的言语，而是通过解
读，让他们从红楼的角落里走出，成
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詹丹在解读中，始终紧扣“大旨
谈情”的核心，他认为，红楼言语中
的含蓄与变通，正是作者对人与人之
间良好关系的思考。袭人送茶时，黛
玉与宝钗的几句对话、几个小动作，
便藏着两人冰释前嫌后的亲密；贾母
与宝玉闲谈时的话题转换，含蓄流露
着祖孙间的思想隔阂。这些言语中的
细微之处，藏着最真实的情感，也藏
着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红楼的言语，不是孤立的文字，
而是活着的历史，是鲜活的人心。詹
丹以百句选段为切口，带我们看见，

《红楼梦》 的魅力，不仅在于情节的
跌宕与人物的鲜活，更在于每一句言
语中藏着的细腻与深刻。言语会褪
色，可红楼众生的性情，那些藏在言
语里的人情与烟火，却始终在时光里
流转，成为我们读懂古典文学、读懂
人心的一把钥匙。

红楼言语见人心
——读《红楼梦百句》

■王厚明

“心中无爱的人，他的世界是漆黑
的。”翻开上海女作家俞娜华的《精句》，
第一句话就直击人心令人震撼。俞娜华
的写作不依赖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直
接叩问读者的内心世界，像一面镜子，映
照出我们常常忽视或刻意隐藏的人生真
相。当你阅读这本仅有 2261条短句的文
集，就仿佛窥见了一个女性对世界的全
部思索与感悟，也看见了一条条精炼语
句构筑起一座独特的思想殿堂。

一、触及灵魂的思想深度：

辩证性与批判性的交响

《精句》 最引人注目的思想特征之
一，是其鲜明的辩证性和深刻的批判
性。俞娜华善于观察、善于发现，从辩
证思维的角度看待问题。《精句》 的深
度并未因形式简洁而减弱，每条精句都
像一颗思想的种子，在读者心中生根发
芽，蕴含丰厚的思想内涵。这种简与繁
的辩证关系，构成了 《精句》 独特的美
学特质。俞娜华深谙“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艺术真谛，在关于成功与失败的
思考中，她写道：“放弃不是绝望，绝
望才是真正的放弃。”她提醒我们：“满
即空，空即满”，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帮
助读者摆脱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培养
面对生活变化的心理弹性。

作为一位兼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俞娜华并未回避现实的阴暗面，她对人
性的剖析尤为深刻。“能治的是病，治
不好的是心。”以医学隐喻点出精神荒
芜的可怕；“公开捐的是款，奉献暖的
是心”，既批判形式主义的伪善，又倡
导真正的利他精神。俞娜华不盲从任何
权威，即使是古圣先贤的观点，她也会
进行独立的审视与批判。她对老子“道
不可视”观点的补充修正，对清华校训

“厚德载物”的重新阐释，这种批判性
与建设性并存的思考方式，使 《精句》
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二、精致可鉴的艺术特色：

极简风格释放思想张力

《精句》 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展
现出对传统白描手法的熟练运用与现代
转化，书中既有警示性和忠告性的语
句，也有具体性的叙事、引导性的启迪
和情感强烈的主张。看似不经雕琢，实
则经过情感的灌注与思想的锤炼，将复
杂的哲学思考转化为简洁易懂的语言，
如最短的语句仅六字：“人有爱，心有
香。”言简意赅，却揭示人与心灵相依
共生的深刻主题；“分秒厮守，未必是
爱。”短小精悍，道出了人际与感情的
事实真相；最长的语句达 96 字，使用
大量排比句式，形成节奏感和气势。

《精句》 不靠修辞的繁花点缀，不
借典故的高墙围护，而是以最朴素的句
式，运用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
多种方式，自然、流畅、干净，于平凡
中见真章，是极见功夫的文字。“心灵
的灯亮了，才会点亮人生”；“时间在太
阳下晒着记忆，又把太阳滤过的记忆，
叠好放进箱里”，俞娜华善于用最简洁
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为读者留下
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层次的解读可能。

与传统的警句、箴言不同，俞娜华
的 《精句》 虽然形式上简练，但内容上
大量运用对比与隐喻，增强了文字的张
力。“有钱人装穷为安全，无钱人装穷
为欺骗”，通过两种“装穷”的对比，

揭露人性的复杂；“大同非世界，差异
即真理”，则以唯物辩证为理，赋予认
识事物抽象的哲思，让每一条“精句”
都成为生活真谛的浓缩。

三、沐浴精神的现实关怀：

从心灵慰藉到价值重塑

《精句》 虽然字少句短，内容却与

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从自然万象到社会
生活；从精神建设到金融股市，无不体
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深切关怀。《精句》
主动与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思想对话，
不是自上而下的道德说教，而是平等的
心灵交流，激发读者的自我反思与精神
觉醒。“只有放下，才会放飞”，“放弃
是一种贡献”，为深陷焦虑的现代人提
供了突围路径。“心灵干净，爱自相
随。”“机遇总是站在绝望身边等你”，
这种关怀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纯净心灵的
追求，也试图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平
衡点，帮助读者建立更为健康的价值体
系。

俞娜华用灵动的语言，指出了通往
内心平静的道路，为焦虑的现代人提供
了精神解药，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阅读

《精句》，会从中找到不同的共鸣点，会
以更全面、更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在
得失、强弱、成败的辩证关系中寻找人
生的平衡点。“打工不相信躺平，打拼
不相信眼泪。”揭示人生职场的艰辛，
指明了奋斗进取是唯一的正途。“积德
如积财，德厚似财富。”“廉洁穷不了志
向，贪婪富不了品德”，通过鲜明对
比，凸显了道德坚守的价值取向。“幸
福，便是简单。”“幸福是某种牺牲”，
这蕴含了对现代生活复杂性的批判与对
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是对当代社会价
值观的深刻反思与重建。

“一句一世界，一字一修行。”在这
个信息不断冲刷、知识快速更新的时
代，《精句》 中的每一条语句都如同一
颗璀璨的星辰，在心灵的夜空中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
代，《精句》 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为
人处世的智慧、辩证思维的方法，更是
一种坚守正道、向善而行的人生态度。

触摸时代的心灵箴言
——品读俞娜华《精句》

■武歆

创作长篇散文《师傅》源于多种原因：首先，我有

过6年工厂经历，6年时光给我人生之路带来无法抹去的

印记；其次，1983 年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是工业题

材，给我的写作带来永不褪色的工业印记。这两方面的

“印记”，是我创作“社会工业题材”的“永动机”。同

时，也有遗憾和感触。比如，我虽然在车间工作过，但

是没当过师傅，没有享受过你在前面走，徒弟跟在你身

后的成就感；没有经历过看到徒弟在你通俗易懂的讲解

下掌握劳动技能后而豁然开朗的自豪感。随着年龄增

大，在遗憾和感触中，我总是想起 40多年前对我指导、

帮助、包容的师傅们，只要想起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温暖。

我先后有过两位令我骄傲的铆工师傅，他们是“带

我”的师傅，属于车间“官方认定”的师徒关系。第一

个师傅姓杨，第二个师傅姓王。他们也是铆工组长，一

个年轻、一个年长；杨师傅和王师傅在车间里都是顶呱

呱的技术高手。我目睹过工程师和技术员，在摊开的图

纸面前，谦虚地向我师傅请教的过程。只要想起那些场

面，我就激动不已。

我早就有过想法，用文字去书写带过我的师傅以及

所有指导过我的师傅们，还有车间里的其他师傅，用文

学的方式向他们致敬，同时也弥补我虽然当过工人，但

没有当过师傅的人生遗憾。我始终认为，60岁以后的人

生是用来弥补遗憾的，而用文学的方式弥补又最神圣。

写作伊始，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采用哪种体

裁来讲述师傅的故事？第二个，如何把故事讲得引人入

胜？第一个问题很快确定下来，采用“非虚构”散文体

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我犹豫不决。最初，我准备采用一种有

难度的写作方式来创作《师傅》。很多年前我有过文本试

验，钟情“读书笔记”，读完一部经典作品，用散文语言

和小说结构来写读书笔记，后来再改成“读书笔记小说”和“读书笔

记散文”。再后来，我又把“读书笔记”的写作更加极致化，把不同时

代的经典作品和不同国籍的经典作家进行新的整合和构建，变成一部

完全陌生的文学作品，比如《李和卡波特来到耶德瓦布内》等。我想

用类似的方式来写作《师傅》。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担忧“三

工”（工业、工厂和工人）题材和20世纪80年代的工厂故事，读者是

否有耐力和精力来静心阅读。我甚至还想过，要巧用悬念来结构情

节，创作“非虚构”的《师傅》，就像被称为“悬念女王”的美国作家

桑德拉·布朗所认定的那样——“每部小说都应该有悬念”。

最后，我还是决定用现实主义的“白描式”手法来写《师傅》，着

力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工作场景和劳动技能的描摹以及劳动者的

内心情感，从而抛弃惯常的写作思路——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推

动叙事发展，按照生活原貌去创作《师傅》。

在写作《师傅》之前，我正在阅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农事

诗》，他笔下的劳动场面没有悬念，却依然能打动人心。“在固定的窝棚之

下，往往会有蟒蛇潜入，触之必伤人……还有一种蝮蛇……通常蛰伏于

阴暗的屋内，紧贴地面，在牲畜间喷洒毒液。抓起石头，紧握木棒，牧人

们，当其气势汹汹地抬头，鼓动嘶嘶作响的脖颈，务必手起棒落，迎头

痛击！”

古罗马牧人充满动感的劳动画面，让我想到刚进厂时看到的工人

师傅抡大锤的场景。工作性质决定，抡大锤是铆工必备的劳动技能。

钢板在运输过程中，表面会有凹凸不平的问题，在工件焊接、组装之

前，工人要对钢板进行找平。虽然当时有了油压机、滚板机等机械设

备，但是面积不大的凹凸面，机器无法完成找平工作，必须手工操

作，需要铆工用大锤锤击。大锤重量有多种，铆工最常用的是18磅大

锤。抡大锤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技巧。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抡

大锤的画面带着力量的美感。我当时并不觉得什么，多年以后在生活

中遇到悲怆、胆怯、畏缩、犹疑之时，我所经历过的高强度劳动，的

确能抚慰内心深处突然闪过的脆弱，带来精神上的鼓舞。这是没有经

历过高强度劳动的人不能体味的。

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假如《师傅》只是单纯书写劳动场景和劳

动过程，即使用笔再细腻再精致，那也是片面的。

古老的《诗经》给我们的写作带来启示。只是描写“坎坎伐檀

兮，置之河之干兮”，肯定不是劳动的完整表述，一定要有“河水清且

涟猗”的自然风光描写，要有劳动场景和自然风光的相互结合，以及

劳动过程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呈现。我想，围绕“师傅”本身，还要将

“涟漪”不断向外拓展。于是，我在《师傅》中除了讲述“师傅”的故

事，还有车间氛围、生产场景的描述；还有师傅家庭状况、亲人命运

的表现，以及《师傅》发生地天津历史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不能停

步，还要将“涟漪”继续延伸，不仅书写“师傅”在20世纪80年代的

故事，还要通过讲述他们子女的命运，将叙事时间合理而自然地延续

到当下，以与当下的年轻读者产生精神共鸣。

我还把少年时代对于《水浒传》的喜爱，投射到《师傅》的写作

中。少时读《水浒传》，我能把一百单八将与他们对应的绰号背得滚瓜

烂熟。那时候，哥姐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来到家里，上小学的我就会

被唤出来进行才艺展示。来人拿着《水浒传》，或说人名让我背出绰

号，或说绰号让我背出人名。在《师傅》中，我也把12位师傅的名字

配上12个绰号，在吻合当年天津工厂的流行风尚之外，也是对我少年

时代阅读乐趣的情感追忆。另外，我在《师傅》的写作中，努力追求

口语化的叙述，努力与工人师傅的职业个性以及天津地域文化相互匹

配，正像为本书作序的蒋子龙先生讲的那样，“很像是满嘴天津话的人

在漫话家常，自然清新，时有妙语”。我知道这是蒋老师对《师傅》的

鼓励，但我的确也是在向这方面努力。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调离车间时，师傅对我鼓励的话语：

你去了文化单位，可以更好发挥特长，你要多写写咱们车间，多写写

车间的铆工。我答应了，但是答应得不是那么坚定，因为我当时尽管

已经发表作品，但还非常幼稚并缺乏自信。那时候，我在文学刊物发

表的作品，师傅们并不都能看到；发表在天津本地报纸上的作品，师

傅们是能看到的。只要看到我的文章，他们就会传看，还会对新来的

工人讲，这个作者过去就是咱们车间的。

写完《师傅》，我的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岁月，不仅是用来追忆

的，也是用来书写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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